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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y Shanghai
我的上海

Q:你对上海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A:应该是录《中国好声音》第一阶段的华东师范大学

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能走到哪一步，特别紧

张。所以，我在那儿唱歌的全程，都不敢睁开眼睛，完全是闭

着的，对我来说，那个地方、那个氛围是毕生难忘的。

Q: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开始录制了，你对学员们有

什么忠告吗？

A:当时，我就是太胆小、太紧张了，一直没有睁开眼来感受

这个城市，其实，我希望今年的学员们能比我更加放开一些，勇

敢地去唱自己的声音，我觉得那就足够了。

Q:《敏感者》是你从“好声音”、从上海出发一年后

的成绩单吗？

A:可以算是吧。《敏感者》这张专辑是我这一年的成长感
悟，也是指代我这个人，我经常听自己唱的歌，听着听着把一
个枕头都哭湿了。现在唱片业很不景气，所以我不是很在意销
量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去知道这张专辑，听到我唱
歌，听到不同的李代沫，就可以了，而且专辑面世之后，我希望
能做自己的演唱会，希望能有机会在上海做。

李代沫和上海的渊源自然要从《中国好声音》说起的。

那时候，录完盲选还没有播出，李代沫并没有意识到那一次的上海之行会给他带来怎样的结局，他能猜到的

只是激动人心的开头，却没能估到功成名就的结局。于上海，他最感念的地方，无疑是头一回录制的地点华师大，那

一天的忐忑不安，与以往参加各色海选那么相似，又那么不同。

再后来，李代沫一如往常地出现在上海街头，却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他了。第一轮录制播出之后，李代沫凭借

着后来让他又爱又恨的《我的歌声里》红遍大江南北，有一回在上海坐地铁，突然有个女孩远远地向他走来，也不

打招呼，只是疑惑地问：“你现在还敢坐地铁？还敢不戴帽子出门？”那一刻，李代沫才算摸到点门道，他在上海，乃

至全国都已被归类为“不能坐地铁”的人群，他说：“有点儿意思了。”那是成名的意思吧。

后来，李代沫发专辑，至今已推出了28首金曲。但每一回的重要发布，他都没有漏过上海。7月头几天，李代沫又

来了上海，同时带来的是他的第二张专辑——《敏感者》，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全创作专辑。

“我们都成了渴望被爱的孤独症患者，经历之后，我们才会发现，孤独没那么可怕！”这张专辑融入了自己对成

长与爱的看法，细腻敏感的他也把自己的爱与痛都融在歌声里，或孤独或咏叹，或冷静或疯狂。在歌曲背后也是李

代沫的成长感言，而这些感悟，有很多在上海发生过，或者，正在发生着。

上一次他来上海为专辑签售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不同的是，那时李代沫还是个进化中的歌手，如今的“敏感

者”却已进化完毕。他是有多爱上海的歌迷呢？还记得那一次，空旷的场地被摩肩接踵的人们挤满，李代沫一丝不

苟地签着名，末了，当他好不容易杀出歌迷的重围时，手腕早已受了伤，竟是签名签出来的，怎不令上海歌迷感动？

百帮五福服务社
摄影早不再是相机的专利。郑诣是个专门用手机拍摄
的年轻摄影师，他认为手机的便利在于，可以更及时地
捕捉城市中存在，却日渐消亡的影像。有些东西藏匿在
城市深处，拍一次少一次。就像这个“百帮五福”烟纸
店，它还会生存多久？没有人知道。

时隔一年，李代沫再次回到“热情”的上海，西
装和深沉的表情诉说着这个从第一季《中国好
声音》走出来的学员已然是艺人范儿。只是，他
对上海的那点情结却是历久弥新了。

温故 Review

2013年7月9日，郑诣摄于江阴路

喝早茶
喝早茶曾经是上海人身份、地位的象征。

早茶侧重于点心，因而与茶馆不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西哈努克亲王到了上海老城隍庙

的绿波廊茶楼，兴之所至要吃早茶，堂堂的上海城隍庙，茶是不缺的，又赶快在附近店铺里搜

罗了许多小吃，凑成了一桌精美的茶点，让西哈努克先生非常满意。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南风北渐，广东人香港人带来了“早茶”这个时髦玩艺儿，绿波廊

茶楼的人一看，原来这所谓的“早茶”他们之前也操办过。

上海不似成都那样茶馆遍地，也不像香港、广州那般无早茶不成市，但是，上海人是最勇

敢的“拿来主义”践行者，海派风范，为我所用。当时喝早茶的大多是“老克勒”，此辈必是衣着

应时，精通世事，谈吐风趣，二十年前早茶风靡上海滩时，老克勒们当然不甘其后，他们大多扎

堆儿在新雅饭店。

新雅是广式风味，早茶当然正宗，一杯茶，几样小吃，闲话讲讲，信息互通，一上午就这

样过去了。绿波廊的早茶也非常有名，廊在水中，荷叶田田，红鱼摆尾，置身其间让人心旷神

怡。茶点物美价廉，咸菜毛豆辣白菜，桂花拉糕眉毛酥，蟹粉小笼葫芦酥，听着都让你淌口水。

早茶早茶，不在于早而在一个“茶”；喝茶喝茶，不在于喝而在一个“和”。大上海海纳百

川，什么茶容不下呢？普洱、乌龙也好，毛尖、白片也罢，说不定明天早晨兴致来了，说走，开车去

新雅吃广式早茶也！

于上海，李代沫最感念的地方，无疑是华师大。

Details of Shanghai
上海细节

文 l 毛予倩    图 l 资料

夏日，总让人懈怠，不愿工作，想好好享受生活，早茶、消夏、露天电影……接下

来几期温故系列，将带领大家看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适用于夏季的生活方式。

夜半民谣
文 l 唐骋华    图 l 李光明   受访者提供 

越夜越美丽

莫文蔚曾经唱道：“这世界/越夜越

美丽/夜深得不见底……”

一项调查显示，近四成上海市民23

点后才睡觉，逢双休日，其比例上升到

五成。若想透过具体的数字触摸更真实

的生存状态，可以深夜驱车，沿南北高

架逛一圈，数数两旁的楼盘里亮着多少

窗口。又或者去下衡山路、长乐路、新天

地、新虹桥……

只是你不清楚，这些热闹脸庞背后

的故事。夜深得不见底，魔都的面容充满

神秘。所以，解开“上海后半夜”系列，瞧

一瞧这精彩的夜生活。

MAO LIVEHOUSE：重庆南路308号3F（近建

国中路）。囊括了民谣、流行、摇滚、说唱、视觉系等来

自全国各地、各种风格的乐队，上海最有名的几支本

土乐队也都在此演出过，堪称全上海乃至全国的原创

乐队汇集地。

育音堂：凯旋路851号。上海第一家摇滚现场酒

吧，隐蔽于天山公园内的一栋白色小楼内。创办5年多

来，汇聚了最多的城市地下乐队，成为摇滚迷的必去

之地。7月21日将开启“群硬会”，是内地第一次由乐队

自主发起的硬核（Hardcore）联合巡演。

河岸艺术空间：哈尔滨路160号“老洋行1913”创

意园3F。由音乐人白羽和许佩佩创立于2012年，集

音乐现场、独立电影、实验戏剧、艺术学堂、公益助

学、独立艺术展等为一体，经常举办弹唱会、民谣现

场、吉他聚会等。

民谣小地图  The Map

夜猫子联盟
听民谣最好在后半夜，静到骨子里，旋律和歌词更容易

进入心里。可以一个人，泡杯茶，听唱片；如果追求气氛，可以

去酒吧、公园、音乐空间等等；还可以到五原路溜达，那儿安

顿着上海密度最高的民间歌手、乐手，隐藏着工作室、音乐空

间，弄堂深处时常会飘出吉他声，比如刘健的。

刘健，“上海民谣联盟”创始人之一，过着“当天睡当天

起”的日子——每天早晨四五点上床，中午12点醒来。

民谣联盟创建于2009年，共同发起者有刘健的好哥们

周朝、白羽、苏醒等，起初40来人，现有70多人，均为典型夜

猫子。民谣联盟的演出地点多在公园舞台、民间美术馆、音

乐空间、独立书店等，却较少选择酒吧。尤其是刘健。“我

不喜欢那儿。”他说，自己到上海追梦十多年，只有头半年

在酒吧驻唱。“驻唱歌手必须根据顾客的要求唱口水歌，我

觉得没意思。”他也不爱酒气熏天，“没有听音乐的氛围。”

刘健的环境标准是：干净。“风格不妨多样，从民谣到

重金属都行，但大家关注的应该是音乐本身。”

民谣联盟聚集的确实多为纯粹的歌手。周朝是地下音

乐的传奇，有“上海琴侠”之称，吉他水准一流。白羽也是

知名歌者，他创办的河岸艺术空间汇聚了民谣手、独立电

影人、诗人、艺术家等。此外，联盟里不乏公司白领、大学

教师、外国人。他们热爱音乐，但迫于生活，没勇气成为歌

手，民谣联盟则给了他们平台。他们白天从事各种各样的工

作，夜幕降临，就变身为主唱、吉他手、贝斯手、鼓手……

夜色下的魔都从来是好声音绽放的时段，而且有各种

各样的好声音。

流浪到上海
说起来，70后刘健原本的生活规律和现在完全相反。

他老家河南驻马店，从小就不爱上学，“如果没有音乐

课，估计我连小学都念不完。”念到高中，他终于退学，陆续

做过筷子厂工人、货车司机，之后入伍，并考入北京解放军

艺术学院戏剧系。踏上文艺之路，按理说应该踏实了。

然而不，临近毕业刘健又退学“生活已经一眼望到

底，今后十年、二十年乃至一辈子都规定好了，我感到恐

怖。”于是他放弃优厚待遇，告别了听着军号声起床的节

奏，背着把吉他一路到洛阳、开封、南京、上海——他自以

为始终瞒着家里，其实学校早就发出通知，为免去刘健的

顾虑，父母假装不知道。念及此，他十分感动。

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刘健笑称，当时只知道要离开

熟悉的北京，但没想好去哪边，干脆抓阄吧。“结果一次抓

了两张纸，分别写着东、南，那就往东南走。”在南京的酒吧

唱了一段时日后，听朋友建议，刘健坐火车来到上海。他清

楚地记得时间：2001年1月1日。

“出了火车站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打了辆车，给师傅

50块钱，让他一直开到钱用完。”车在一处建筑旁停下，刘

健抬头一望：复旦大学。他遂在政肃路上租了个小单间，每

月200元——很便宜吧，但他兜里仅剩百来元。为谋生，刘

健到附近的Hard Rock酒吧驻唱，每晚50元。唯一的好处

是，以唱原创歌曲为主，而不必围着客人的喜好团团转。

就这样，刘健开启了他的“夜上海”。他也确定了人生

的阶段性目标：30岁前完成三部小说和一张唱片。

五原路的灵感
2002年刘健出版长篇小说《战士》，2007年底《退伍

兵》出版。其间，刘健做过两年地铁流浪歌手，在五角场组

织了“上海东区势力不插电专场”，朝目标顺利迈进。

但唱片梦卡了壳。“2005年唱片界开始崩盘，现在是彻

底崩盘，我给唱片公司送去demo，得到的答复都是：早送来

就好了。”有一阵刘健陷入绝望。“其实收入还不错。晚上

8点到10点去地铁唱歌，每晚能挣五六百。但我不想一直这

样，就算唱，我每周也才两次，赚够需要的钱就行。”

不过，自从结婚，将工作室搬到五原路，组织了上海民

谣联盟，刘健反倒坦然。通过演出，和观众交流，他逐渐摸

准了新方向。2011年刘健着手创作自传体小说《流浪歌手

的回忆》，第一部分已发表于纯文学杂志《江南·长篇小说

月报》，反响不错。小说以流浪歌手的经历为线索，把歌词

串起来，且有简谱。按刘健的想法，出版时附带唱片，梦想

就算完成。这部三卷本小说，预计在今年11月出版。

当然，刘健写作也多在晚间，五原路的夜晚，越夜越安

静，也越有灵感。深夜他也会关紧门窗，自弹自唱。值得一提的

是，刘健从来没有正式学过吉他。“玩音乐，要靠一点天分。”

  后半夜
Midnight

上 海

刘健
“上海民谣联盟”创始人
之一，每天早晨四五点上
床，中午12点醒来。


